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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是甘肃省庆阳市焦

村镇集市上的特殊一角，位于镇
小学门口。每逢赶集日，媒人会
在这里扎堆出现，他们手握十里
八村待嫁女青年的信息，引得单
身小伙子们趋之若鹜。当地人把
出嫁女儿索要的彩礼称之为

“卖”，把男方花费的彩礼称之为
“买”，“人市”承担了居中沟通和
协调的重要功能。“结婚难”是当
地男子最头疼的问题，有人相亲
18年仍然单身。

“人市”上的失意者：

24 岁青年相亲 7 年仍单身

【唯一一个进入到“说礼”阶
段的女方，提出的彩礼要求是十
八万元，这与吕飞飞心里十二三
万的价格相去甚远。婚事于是告
吹，两个年轻人再无来往。】

2017 年 1 月 25 日，丙申猴年
腊月二十八，甘肃省庆阳市焦村
镇的集市上人来人往。这是农历
新年前的最后一个赶集日，镇子
周边的村民们如同潮水一般涌
来，把仅有的一条街道堵得水泄
不通。过了这一天，要想置办年
货就不再容易。与此同时，旧岁
里的“人市”也将落下帷幕。

“人市”是集市上的特殊一
角，位于镇小学门口。每逢赶集
日，媒人会在这里扎堆出现，他
们手握十里八村待嫁女青年的
信息，是单身小伙子们趋之若鹜
的对象。当地人把出嫁女儿索要
的彩礼称之为“卖”，把男方花费
的彩礼称之为“买”，“人市”承担
了居中沟通和协调的重要功能。

这一天，吕飞飞照常来到镇
上。买完菜之后，镇上的媒人把
他叫了过去，告诉他又帮他托了
人，但是年前已经不会再安排相
亲了。这意味着，吕飞飞今年的

“相亲季”又一次颗粒无收。
“相亲了七八次，见了有十

多个女孩子吧，一直相亲一直不
成功，心里边都开始憋屈你知道
吧。”还有一个月才满 24 岁的吕
飞飞满是沮丧，从 2011 年开始相
亲，今年已经是他相亲的第七个
年头。年前他提前一个月从县城
回来相亲，但相看了十几个姑娘
也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唯一一
个进入到“说礼”阶段的女方，提
出的彩礼要求是十八万元，这与
吕飞飞心里十二三万的价格相
去甚远。婚事于是告吹，两个年
轻人再无来往。

为什么叫“人市”？这个词的
背后是赤裸裸的礼金。只要礼金
能谈妥，男女双方将在短短的一
个月内完成相亲、订亲、办婚礼
的全部过程。闪婚在这里是个正
常现象，因为过了这个月，年轻
男女都要出门打工，一座座村庄
再度成为“空心村”。

在焦村镇周边，彩礼多在十
五万至二十万之间，一个媒人一
年介绍数百对男女相看，最后能
成婚的不过十余对———“说得千
家万家，成得一家两家”、“十媒
九不成，说得七八回”是挂在媒
人们口头的俗语。

年复一年，单身的小伙子们
怀揣着整个家庭的积蓄，在婚姻
的大门外排队等待。

女方像“皇后”一样

一天在家相三十多个男子

【吕飞飞曾在一次登门相看
时，到了门外就发现前面还有另
一个男孩排队，而他还没有进
门，后面又紧接着来了下一位。】

六年之后，吕飞飞想起自己
曾经拒绝过的女孩，还是后悔不
已。庆阳当地习惯以虚岁计算，
2011 年，吕飞飞虚岁 19 岁开始
相亲，那时的彩礼不过七八万
元，吕飞飞一米七五的个头，又
学得一手厨艺，不止一名女孩曾
对他表示过好感，但抱着挑挑看
的想法，吕飞飞一一拒绝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到二
十岁，条件也还可以是吧，就想
找一个好看的，没想到现在别说
好看的，不好看的也找不到了。”
吕飞飞蹙着眉说，“后悔啊，怎么
会不后悔呢。”

在当地，大家对每年的彩礼
有一个相对公认的“市场价”，这
个价格近年来在以每年一至两
万元的涨幅攀升，影响着男女双
方的心理价格。“别人家的女儿
要这么多钱，我们家的女儿为什
么就要不了这么多？”媒人李海
君说出了女孩家长的心里话。李
海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
给人说媒，深谙娶嫁双方的心
理，如果女方彩礼要价低于当年
的“市场价”，不仅旁人会说闲
话，男方家的亲戚也会因此看低
了嫁过去的新娘。

李海君向记者介绍，近年的
婚恋市场，女方有充裕的选择
权，早些年的“人市”上还能见到
男女双方的踪影，而现在“人市”
上已经很难见到女孩。因为挑选
余地大，女孩们都坐在家里，等
着媒人把一个个男青年领上门
来，女方最多一天可以在家见到
三十多名男子。

同是 1993 年出生的吕飞飞
和王伟对此印象深刻：吕飞飞曾
在一次登门相看时，到了门外就
发现前面还有另一个男孩排队，
而他还没有进门，后面又紧接着
来了下一位。王伟则在排队之后
感叹，在家等着相亲的女孩“就
跟电视里的皇后娘娘一样”，金
贵非常。

王伟上小学的时候，班上共
有 44 个同学，18 个男生，26 个
女生；而现在 26 个女生已经全
数出嫁，男生里娶妻生子的只有
一人。“生完孩子之后他老婆就
跟他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结的哪门婚。”王伟说。

而女方之所以在婚恋市场上

占据主动地位，一方面是由于重
男轻女思想，造成当地男多女少；
另一方面，则是外出务工的年轻

女孩不愿意再嫁回本地农村。婚
配市场上适龄女性的稀少，让女
方有了绝对的议价权。“十七八万
的彩礼你不出有的是人出，后面
都有人排队出。”吕飞飞说。

即使相亲没有成功，男方依
旧要花费不少金钱。每见一个女
孩，按照风俗男方都要给女方二
十元至二百元不等的遮羞钱，其
余还有包车或购买礼物的钱。

去年，吕飞飞相亲时对方的
要价是十五万元，今年他攒了两
万多元，但彩礼已经涨到了十七
八万。对他而言，这一年的工作
就像是帮丈母娘打工了。

相亲十八年

彩礼从三千涨到二十万

【杨睿卿说，十几年相亲下
来，他的存款就一直没有追上彩
礼的价格。而随着年龄增大，他
在婚恋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也开
始凸显。】

说到眼睁睁看着庆阳的彩礼

涨起来，可能很少有人比 42 岁的
杨睿卿更有发言权。从 2000 年开
始相亲，18 年来他一点一点看着
彩礼从三千多涨到了二十万。

杨睿卿在家中排行老三，顶
上还有两个哥哥，按照当地风
俗，要等哥哥结完婚后弟弟才可
以结婚。2000 年二哥结婚后杨睿
卿才正式开始相亲，那一年他二
十五岁。大哥和二哥各自的三千
多元彩礼掏光了家底，他和父母
不得不一起还债。而当还清债务
准备正式相亲的时候，年年攀升
的彩礼价格让他措手不及。

“以前一天打工十块钱，现
在一百块钱，但彩礼的速度涨得
要快多了。”杨睿卿说，十几年相
亲下来，他的存款就一直没有追
上彩礼的价格。而随着年龄增
大，他在婚恋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也开始凸显。“我现在对女方没
有任何要求，离婚带孩子都可
以，只要还能再和我生一个。”杨
睿卿说。但即便如此，二婚女性
的彩礼也让他咋舌，2016 年初媒
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孩子的
女子，对方要价二十万，杨睿卿
只能望而却步。

打工十几年，杨睿卿攒下了
15 万元积蓄，一再相亲失败的他
选择用这一笔钱盖了一栋新房。

杨睿卿告诉记者，他觉得自
己的未来一片灰暗。村头田间流

传着这样的故事，谁家的媳妇又
在收完彩礼结婚之后跑了，当地
村民把这称为“人财两空”。杨睿
卿害怕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
己身上，已经开始存钱养老，做
孤独终老一身的准备。但即便如
此，杨睿卿还是一回老家就去了
媒人那里，希望可以见到合适的
女性。

腊月二十七，杨睿卿结束工
作回到家乡，二十八这天他就来
到了媒人处，新年过后，他通过
媒人的介绍见了两名女士，但是
对方连联系方式都没有留给他。
大年初五杨睿卿再次踏上外出
务工的征途，一年一度的相亲季
就这样结束了。

结婚攻坚战

过五关斩六将

【现在全家人的目标都高度
统一：即使是举债也要全力帮助
哥哥先结婚，同时父子俩也就标
准达成了一致，只要没有毛病都
可以，高矮胖瘦长相好坏都已不
再重要，只要能过日子。】

多年相亲未果以后，杨睿卿
和吕飞飞们将和女方打交道的
环节归纳为五个关卡，男方要想
结婚需要全部通过。像杨睿卿这
样联系方式都没要到的，是倒在
了第二关。

第一关是媒人关。首先要媒
人觉得条件符合才能带着去见
女方，这一关对杨睿卿来说也并
不容易，他首先是花了三百元在
一个婚介所登记，此外零散的媒
人介绍也需要他请饭买烟招待。

第二关则是双方相见之后
的女方印象，如果女方满意则可
交换联系方式。近年来，杨睿卿
已经越来越难通过这一关了。

第三关是见面之后的聊天
和约会。在这一关，杨睿卿需要
请女方吃饭逛街，还会按照女方
要求买衣服充话费。

第四关是看家，也就是女方
到男方家里实地考察房屋情况
等物质条件。

最后一关才是“说礼”，也就
是双方家庭通过媒人商定彩礼
价格以及三金首饰、衣服车房等
附属条件。

在过去的腊月相亲季，杨睿
卿相亲两次，都卡在了第二关，
吕飞飞相亲十余次，只有一次进
行到最后的“说礼”这一步，有的

女方在聊天的时候就拒绝了他
的追求，有的则是在看家之后考
虑到他家没有楼房而终止相亲。

吕飞飞的婚事让吕大爷忧
心不已，吕飞飞还有一个小他一
岁的弟弟，如果哥哥迟迟不能结
婚，弟弟也只能一直等着。现在
全家人的目标都高度统一：即使
是举债也要全力帮助哥哥先结
婚，同时父子俩也就标准达成了
一致，只要没有毛病都可以，高
矮胖瘦长相好坏都已不再重要，
只要能过日子。

为“彩礼”继续打工

【在这里他每个月休息两
天，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
九点半，每个月能拿到五千元左
右的收入。】

终止相亲后，几乎所有女方

都没有再与男方沟通。吕飞飞年
前留下了十几个女孩的微信号，
但过年之后这些女孩无一例外，
再也没有回复过他的消息。

“上午才加了微信，中午回
去发话过去就不回，晚上还是不
回，第二天还是不回，这明显就
是不想联系了。”吕飞飞说，女方
聊着聊着就不回复了，是经常会
碰到的事情，一般都是对方找到
更合适的了。在年前他曾通过相
亲认识了一名 1995 年出生的女
生，双方都已经见面聊天互诉衷
肠，彼此表达过喜欢。但是突然
有一天，对方就再也没有回复过
他的消息，连原因也没有说。

尝试联系过几天，再无音讯

之后，吕飞飞删掉了这个女孩的
微信。“几天都不回微信，就没什
么意思了。”吕飞飞说，十几个女
生，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结局。吕
飞飞苦笑，周边几个村子的适龄
女生，他基本全部都见了一遍。

老家的女生这么难找，有没

有考虑过外地的呢？吕飞飞坦承，
甘肃庆阳历来贫困，花大功夫娶
回去的外地女生，很难保证不在
结完婚之后逃走；而娶本地的女
生，好就好在有媒人介绍知根知
底，“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大年初五，吕飞飞早早离
家，和弟弟一起来到了上海，在
金山的一家面馆做厨师。在这里
他每个月休息两天，每天从早上
七点工作到晚上九点半，每个月
能拿到五千元左右的收入。

下班之后，吕飞飞和弟弟刘
小飞、老乡梁才成一起回到租住
的小屋，睡前玩一玩手机，是他
们一天里唯一的娱乐。这个隔断
间只有不到十五平米，三个小伙
子挤在两张床上。但这里不用房
租，每个月租金七百五十元由老
板承担，三个人都感到满意。

记者拜访了这三个小伙子的

“家”。说到结婚，20 岁的梁才成
和 23 岁的刘小飞都没有明确的
想法，但吕飞飞说，他希望结婚越
早越好，越快越好，因为弟弟还在
后面等着，不能被他耽误了。

“我现在对女孩子已经没有
别的要求了，只要我对她好，她
对我好就行。”吕飞飞说。

与此同时，杨睿卿也已经外
出务工，他在长途客车上做押车
员，从庆阳到上海，周而复始。

新的一年，结婚仍然是吕飞
飞和杨睿卿的头等大事。

“打工打到(农历)十一月，再
回去，还是相亲。”吕飞飞说，今
年他还要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相亲，一直相下去，相到结婚为
止。 据看看新闻

庆庆阳阳市市焦焦村村镇镇的的集集市市上上的的““人人市市””

吕吕飞飞飞飞和和弟弟弟弟刘刘小小飞飞、、老老乡乡梁梁才才成成住住的的出出租租屋屋

被彩礼压垮的
“光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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